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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金 家 ” 往 事
高 峰

一
有人说 ，一棵大树的高度 ，只有在

它倒下时才能准确丈量，而我作为金克
木先生的故乡人，更感兴趣的 ，冲动更
加强烈的，还是探寻这棵百年大树深埋
在八公山麓的根须。

金先生如是说 ：“在明末清初的农
民大起义中 ， 他的远祖一家从四川出
来，最后流落到安徽寿州的凤台县……
离县治不过五里路就是一些小山头环
抱的谷中盆地……所以这地方就是以
他们的姓为名，加上一个山字。 ”

这就是凤台县 “山金家 ”地名的来
历，至今依然还在。

前些年，几个朋友，利用周末，结伴
“驴行”，几乎踏遍八公山的每一座山岭
沟壑。 八公山是一座伟山，也是一座异
山，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走路 ，心里始终
带着某种期盼和遇见。 有一回，在李冲
乡的山凹里，朋友突然指着北边的一片
嶙峋山坡对我说，翻过这道小山梁就是
金克木先生的祖居地。 当时听了，异常
心动，无奈天色已晚，不容再向北行进。
回来就查到了，那个地方叫 “山金家 ”，
住的几乎都是姓金的，同宗同祖。 后来
打听，更为具体了，包括老营子、大东洼
和小东洼，三个村庄紧紧挨在一起。

二
季节的转换总是令人措手不及，甚

至无法适应。 三月初，气温突然升高，昨
天还是棉衣冬装，今天见到城墙上的男
女游人，居然穿起了短裙衬衫。 北门的
靖淮老桥下因为是引江济淮主航道，影
响通航而被拆除，但通往凤台县的公交
车还停在老地方 ，上车扫码付费 ，到点
了，昏昏欲睡的司机从方向盘上放下双
脚，用手转动方向盘，一溜烟开到八公
山下。

风吹麦绿， 油菜花顶着风在开，黄
得灿然夺目。 桃李还没开放，灰蒙蒙的
半山腰里，时常有一团醒目的白 ，白得
那么妖娆，那是性急的李树 ，它在那儿
开得是何等的寂寞啊。

在茅仙洞景区大门口下车，这一回
不去访仙问道，是寻访山凹里的金克木

先生祖居“山金家”。
沿寿凤大道一直往北走 ， 几里开

外，但见一梁飞架，横跨马路，那是海螺
水泥厂输送原料的设备。 右拐，路旁停
满了一辆又一辆庞大的散装水泥罐车，
轰然而过， 卷起令人窒息的巨大灰尘，
路旁蒙蔽日久的店铺 、山石 、树木……
好像沉睡不醒，没有吐露一丝春天的讯
息。 本来，山金家在我心中是一个躲进
山凹成一统的“桃花源”，没想到给我一
个“下马威”。

过水泥厂，道路变窄，缓然上坡，没
走几步，路旁的电线杆上挂一个校车停
靠的牌子：山金家桥头站。 再上面十字
路口有一家小超市 ， 门口坐着几位老
人，打听山金家所在，回答，这里就是 ，
不过现在叫淮磷村， 淮磷村由大东片、
小东片、山金东片、山金西片四个自然
庄组成。

我们诉说来时蒙受的一路灰尘，老
人告诉我。 山金家因为地下富有矿藏，
刚一解放，就不得安宁了。 早在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这里是阜阳专区最大的煤
矿，上世纪五十年代就通上了电。 后来，
发现磷矿，建磷肥厂，老人指指屁股底
下说，我们现在蹲的地方 ，过去是运磷
矿石的铁路专线。 现在的水泥厂，已经
无矿可采，原料都从外地从淮河水路运
来，再用输送带送上来的。

我在想，藏龙卧虎之地，必有征象。
亿万斯年，小小山洼，寂寂无声，那是它

在将息，在孕育。 是金家一族 ，择此生
息，开荒种地，冥冥中点化了这一片荒
野之地，仿佛又预示了这里必将走出大
智之人。

三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旧巢痕》，一边

念给老人们听，一边打听金克木祖居情
况。 机灵的超市女老板朝坐在门口旧沙
发的老人努努嘴向我暗示，我们直奔主
题。 老先生叫金卓成，今年 85 岁，耳朵
有点背，但记忆清晰，他转身进屋，捧出
了一本纸张陈旧的《金世家谱》，上面写
道：“余金氏祖籍， 四川成都府彭县人
也，明洪武二年，来至寿春，遂于下蔡之
东山而卜居焉。 ”

从此，一个外来户占据了这个淮河
岸的小山窝，靠着开荒种地，安分守己，
繁衍生息，开枝散叶，扎下深根。

大约在清朝道光年间，金克木的高
祖叫立权公的，是金家五兄弟当中最小
的弟弟， 说不清究竟当时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家务纠纷，这个读过一点书的小
兄弟遭到了歧视，就带着家眷搬到了三
十里以外的寿县城里，在城东北角的东
岳庙旁边，靠亲戚的帮助居住了下来。

一个世代务农的人放弃土地，进城
读书，是当时族人不能理解的 ，获取知
识能否从此改变命运？ 这个小兄弟的儿
子的确做到了，不过他的幸运是以生命
为代价的。

金克木的曾祖， 立权公的次子可铸
公，字在镕，号容斋。 光绪《寿州志》记其
事：“金在镕，五品军功，粤逆陷皖，办练
守御。 当苗逆破城，有友人劝之逃，乃正
色曰：‘吾辈读书，所习何事？生不能灭此
群丑，与城共存亡可也。勿多言。’友泣而
别。 遂具衣冠，投水而死。 旌表如例”。

一个读书人有如此气节，使得金氏
后人引以为荣。 金家得到褒奖，恩赏功
名。 嗣子金丽生，蓝翎五品衔。

金克木的父亲金沛田得到很好的
培养，考取秀才，又补上禀生。 此公聪明
活络，是小县城中颇有名声的 “才子 ”，
在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 ，花钱 “捐
班”，买了一个县官。 《金氏家谱》上说：
“沛田公，字心农，同治十年入泮，光绪
三年补禀，光绪三十一年任署义宁州”。

至此，从小山窝里走出来的金氏人
家，通过四代的不懈努力 ，终于完成了
由乡下人务农种田到进城谋生读书，再
由读书获取知识改变命运，再进入所谓

的上层社会，获取财富后，进入仕途，谋
求权力的全过程。

四
那么 ，到了第五代的金克木 ，他将

要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等待他的又
将是什么呢？

1912 年， 在江西省万载县县衙门后
面一所房子的一间偏房里面，一个“世纪
儿”呱呱坠地了。没想到第二年，老来得子
的县老爷就一命呜呼了，从此家道中落。

五岁的时候，金克木随家人辗转回
到了寿县老家。 九岁入寿县第一小学读
书，13 岁小学毕业。1927 年，北伐军打到
长江流域 ， 金先生被送往乡下躲避兵
灾。 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
从乡下回到城里的 16 岁的少年金克
木，被信仰的火深深攫住。1928 年农历 7
月， 他干了第一件瞒着家人很有可能
“闯祸”的事，充当寿县“城关党支部”到
“凤台县特支” 所在地白塘庙小学的秘
密信使。

其实 ，这次送信 ，是城关支部对他
的考验。 到了白塘庙小学，他经受住了
保守秘密的考验。 金克木先生在《真假
信使》 一文中写道：“这些油印品是什
么，男孩子心中一清二楚……是号召工
农起来暴动的宣言，预定在这一两天内
两县一起散发，造成声势的”。

白塘庙送信后的第二个月，1928 年
8 月的一个早晨， 十七岁的金克木到三
十铺小学教书。 “1928 年秋，金克木等在
三十铺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组织，
发展团员四、五人成立了团支部。 那时，
团的书记由刘克烈担任，金克木任宣传
委员”。 （《寿县志稿》1963 年未刊稿）。

这一年，从瓦埠镇小学到堰口集小
学， 从团城子小学再到三十铺小学，金
克木先生在这一年行走的线路 ， 正是
1928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忧患中，中国共
产党在寿县重组的线路图，是寿县革命
史中的重要的节点。 在这半年，金先生
学到了任何学校也学不到的东西，也迈
出了从少年到青年的第一步。

1930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早晨。 金克
木手提简单的行李，从寿州城内东岳庙
巷的尽头的家宅出来，直往北门外通济
桥下的东淝河码头走去，靠岸有一只小
小的带芦席篷的船正要开航。

这是 19 岁金克木，自称是一个“少
年漂泊者”。 一个少年突然转身离开故
乡的背影，由模糊而越来越清晰。

臊 泥 塘 巷
王晓珂

臊泥塘巷很短，位于寿县古城北街
北段，西连北街，东通仓巷。 步行也就是
一百五十步左右的距离。 在古时没有扩
街之前应该二百步左右。 很久以前这里
是低洼的巷子，巷子里的下水道都是明
沟 ，明沟的底部 ，因有树叶 、垃圾等杂
物，长年累月发酵，形成一种散发臭味
的泥糊子。 人们走在中间的一条石阶小
路上，两边散发出一股臊泥味 ，这也是
臊泥塘巷的由来。 而在农村，“臊泥”却
是非常实用的农家肥。 过去有经验的农
民，都知道“臊泥”的肥力很好，秋种时，
把那 “臊泥 ”运到地里 ，一季小麦的生
长，就靠它了。

每当经过这个小巷，走在铺满青石
板的小路上，回想小时候走过那臊泥熏

人的情景， 感觉像换了一个巷子一样。
时代变了， 环境和生活都变得干净、清
洁和美好了。

如今的臊泥塘巷子里中段，往北的
过道里还留有一面土圾墙，用四根旧木
棍斜撑着。 这一面墙上，依然保留着一
扇木门和一个用五根木条格的小窗，风
穿过木格，窗内白云，窗外蓝天，我走近
前摸一摸土墙，风化，皲裂，脱落，仿佛
一下子就触碰了岁月的痛，而一枝藤蔓
正悄悄地爬上墙顶，在风中摇曳。

小城里的古井很多，几乎每一个巷
子都有井。 井名也是意味深长，比如什
么三眼井、旗子井、大钱井、八卦井、九
龙井等等，流传着许多的轶闻趣事。 臊
泥塘巷子里也有口井，靠路南 ，现在已
经被填实了，井石依在。 孙奶奶说她十
几岁时嫁到臊泥塘巷，常到井边洗菜洗
衣服。 她说以前井的四周呈簸箕型，北
宽南窄，井位于中央。 圆形的井口有十
八绳道，这个井叫十八罗汉井。 于是我

来到古井旁，数了数，果然是十八道井
绳凹槽。 十八罗汉，于是就联想到距离
巷子不远处的圆通寺，古时的十八罗汉
塑像就在寺里。 最初这口井是不是圆通
寺里的和尚在此建造的呢？ 时间久远，
已无处考证。 但小巷留有一个这样的传
说，清乾隆时期，小巷里住着一户人家，
有个女儿叫小莲，苗条俊秀 ，常常在罗
汉井边洗衣。 圆通寺里有个叫阿福的年
轻和尚也常到井边挑水， 一来二去，阿
福喜欢上了小莲 ， 而小莲也钟情于阿
福。 在一个夏天早晨，他们私奔去了阿
福老家的一个村庄，耕田种地 ，相依相
守。 据说他们后来儿女满堂，有个儿子
考取进士，听说小莲和阿福年老的时候
曾回到小巷来过，又匆匆而去。

古时这个巷子里住的都是贫民阶
层。 靠近巷子西口住着一个李老奶奶。
今年也已经九十多岁了，搬到这里住有
几代人了。 她说他们家是“使船人”，也
就是船民，这里距离北门很近 ，过去都

是水路运输 ， 所以这一带有很多的船
民。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县轮运队的
办公室就设在巷子南边的大院子里。

过去臊泥塘住着李、陈、张等姓氏。
靠巷东边的陈家 ， 几代都住在臊泥塘
巷。 陈家上一辈老弟兄六个，后来分家，
四个兄弟搬了出去，现如今住在巷子里
的只有老二和老六了。 陈老二家媳妇姓
孙，是六十年前从古城小马家巷嫁过来
的，陈家也是一个平民阶层 ，过去是做
瓦匠的， 给别人家的房屋修修补补，挣
钱维持家用。 陈家大门口旁，有一方老
门石， 石上依稀可见可有莲花的图案。
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 》对莲花的颂扬
是：“出淤泥而不染”。 而臊泥塘巷的人
们身居此地，内心里却依然寄托对莲的
形象和品质的向往。

阳光从屋檐上斜照下来，独自徘徊
在古巷里，时光在脚下穿过 ，一个圆形
的石磙静静地直立在墙角里，仿佛默默
诉说着流逝的时光。

淮河流过我的家
刘文勇

淮河，我生命流淌的血液。 我与淮
河、与淮河水，是分不开的。 淮河，我的
生命。

淮河人游泳， 如吃饭喝水一样平
常。 淮河人，不会游泳，见水不亲，很少
的。 夏天那个辣辣的热，那个蒸笼般的
闷，让人憋闷让人难受。 跳进淮河扎个
猛子、滚上几滚，其舒服、快活、爽乐，是
不用说的舒服。 不在淮河边上住，那是
体会不到淮河人在河中洗澡的美好与
意趣的。

村里，大人孩子，游泳高手多。最高
的数老五，他长相有些黑，上胸凸起，肌
肉鼓突，两条胳膊有力，扳手劲，村人没
人扳过他。他有不足，脚跛，走路一颠一
颠的。 在淮河里游泳，无论抢水、仰游，
都快得如鱼在水里穿梭。别人没法撵上
他。他扎猛子，这边没入水中，在十几米
处那边出现。 头往上一犟，蹿出水面一
米高，再落入水中，用手一抹脸，然后手
一扬，甩出手上水珠，飞在阳光下，水珠
如五彩珍珠，如画好看。

老五常带一群伙伴到河对面吃瓜，
河北人种的瓜， 比南岸人种的瓜好吃。
他只带水性好的朋友。 差的，他不带。

淮河北岸人种的西瓜， 大而圆，统
统花皮，红瓤、蜜甜。 孩子们眼馋，都想
游过河去，摘一个，过过嘴瘾。但人家河
北人看瓜严，被逮住，得叫村里干部去
领。过去游过河偷瓜吃的，有被逮住的。
被村干部领回后，没面子，在村人面前
抬不起头。

跟老五到淮河北岸吃瓜就不同了。
那边看瓜的是他亲戚，那老年人特别喜
欢老五。 老五带的人， 都能吃上瓜，临
走，还能带着瓜游回南岸。

改革开放后，到淮河北岸吃瓜已成
历史。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南岸淮河

人种瓜，也甜。 南岸淮河人的夏季，家家
有瓜田，户户有菜园，瓜类品种多，疏菜
如花园。 消夏解暑家家有，不用到市场
买。

淮河人，是吃淮河水的。 很长时间，
是用扁担，担着水桶，挑淮河水回来，倒
进水缸储存。 春季，水清亮明朗，夏季，
水浑不清，需明矾净水。净水时，手拿明
矾 ，插进水缸 ，使劲搅水 ，把水搅得湍
急，成飞转的漩涡，用劲搅，漩涡越旋越
深，陀螺般滴溜溜地团团转，泥沙纷纷
沉底，水越来越清。

我用扁担挑水，很长时间。 工作后，
一回家，就摸起扁担挑着水桶，到淮河
挑淮河水，直把父母水缸挑满为止。

担水， 要到深水处 。 河水边上水
浅，水质不好。 到淮河水边，先脱掉鞋，
赤着脚，到深水中去，水清，杂质也少，
低下头， 喝上一口淮河水， 好甜好甜
的。 担起两桶水。 过十几米的河滩，再
翻坝子，坝子高，坡陡，重担在肩，攀高
越顶，两脚紧紧地抠住泥土，一步步地
慢慢走。

别人担水觉得累， 我却觉得担水
是乐趣，担着水桶，稳着步，压着担子，
这边肩疼了， 就两手抓着肩的两边扁
担，轻轻地、慢慢地将扁担从左肩换到
右肩。 这时，人轻松了，肩不疼了，悠悠
地跨着流水般的小步子，有韵律地往前
走，真是颇诗意的。

现在村人吃淮河水，不用担了。 政
府为村民安上了自来水，家家户户烧水
煮饭，水龙头一拧，清亮的淮河水哗哗
地流下来，非常方便。 过去水浑，要打
矾，现在自来水，经过消毒过滤，卫生又
安全。

淮河，我的生命；清清的淮河水，静
静地从我家流过。

“淮南子文化”“大禹文化”
融合发展略论

高 旭

在当前淮南城市文化发展中，“淮
南子文化”与“大禹文化”的研究普及成
为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两者分别有
“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和“淮南市大
禹文化研究会”作为学会组织支撑而深
入开展，并已逐渐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
绩。 但二者之间的发展联系，仍未引起
应有的关注重视，值得两个学会的同仁
以及所有关心 “淮南子文化”“大禹文
化”发展的文化工作者们有所思考。 对
“淮南子文化”“大禹文化” 之间的紧密
关联与融合发展问题， 结合理论和实
践， 或可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具体认
识：

首先，“淮南子文化”与“大禹文化”
并非截然无关，而是有着极为紧密的历
史关联性。 “淮南子文化” 是基于西汉
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学派”共同撰著的
思想巨作《淮南子》一书而历史形成的
“经典文化”，是淮南城市文化古今演变
发展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的“绝代奇
书”。 刘安等人在《淮南子》全书二十一
篇里，对“大禹”及“大禹治水”的历史事
迹有着较为频繁的论及，并将“大禹”视
为中华上古时期的“圣人”“圣王”来看
待，称赞其“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
不懈 ”“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
（《修务》）。 可见，对“大禹文化”属于古
代“英雄文化”“圣贤文化”的历史内涵，
刘安等人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 《淮南
子 》一书是刘安等人为 “刘氏 ”天下阐
“道 ”论 “治 ”的 “帝王之书 ”，而 “大禹 ”
作为理想性的“圣王”代表，充分显示出
“公天下”而 “爱民 ”“养民 ”“利民 ”“安
民”的优秀政治品格，自然就成为刘安
等人为西汉统治者提出的 “效法前贤”
的重要对象。 对“大禹治水”的历史功
绩的肯定赞扬，对“大禹”人格精神的钦
敬认同，让“淮南子文化”与“大禹文化”
产生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性”，
能够紧密融合在一起，美美与共，一同
走向现代性的“共生互利”的新发展。

其次，“淮南子文化”与“大禹文化”
虽然各有侧重，但却有着内在的思想相
通性。 正因为刘安及“淮南学派”极为
推崇“大禹”，十分认同“大禹治水”所体
现出的“兴利除害”的“民本”政治理念
及精神，所以“大禹文化”实际上在《淮
南子》 中转化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成为被后者深入汲取融会的古典政治
智慧。 “大禹治水”，体现出的是中华先
贤“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政治风范。
“禹胼胝”“沐霪雨，栉疾风，决江疏河，
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
随山刊木 ， 平治水土 ， 定千八百国 ”
（《修务》），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不仅是
“舍身为民”的“大公”精神，更是“实干
兴邦”的治国理念。 西汉王朝的“代秦
而立”，同样是汉高祖刘邦“存亡继绝，
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
姓请命于皇天”（《氾论》）的英雄所为。
在刘安等人看来，西汉王朝的兴起便如
“大禹治水”而“兴夏”一般，意味着王朝

建立具有深厚的历史合理性、道义性和
正当性，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的
必然结果。 因此，向“大禹”取鉴，以“大
禹”为师，将其打造成西汉统治者理应
积极学习效法的古代“圣王”典范，就成
为刘安等人内在的理论意图。治国理念
及精神上的相通性，让“大禹文化”成为
《淮南子》中颇具特色的思想文化组成，
化作后者理论体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
内容。 “淮南子文化”与“大禹文化”的
紧密融合， 也因这种思想上的相通性，
拥有“水乳交融”的理论优势。

再次，“淮南子文化” 与 “大禹文
化”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相互促
进的文化互补性。 作为各具人文特色
的“文化形态”，“淮南子文化”与“大禹
文化”虽然具体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
一为“经典文化”，一为“圣贤文化”，前
者重“思想理念”，后者重“人格精神”，
但二者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 进行优
势互补，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 无论
是“经典文化”，还是“圣贤文化”，都承
载着中华古代杰出思想家、 政治家的
进步的理想追求， 都凝聚着中华古典
治国智慧的历史菁华， 因此，“淮南子
文化 ”与 “大禹文化 ”能够将 “经典文
化”同“圣贤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发展，
让 “绝代奇书 ”和 “旷世神禹 ”交相辉
映， 共同成为彰显中华文化所具有独
特精神魅力的重要载体、推动力量。 一
“书”一“人”所形成的特色文化，在“互
补共进”的良性作用下，获得更深厚的
生机活力， 一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走向现代性传承发展的新要素 、新
亮点与新领域。

最后，“淮南子文化” 与 “大禹文
化”实现紧密的融合发展，更能彰显出
二者自身的文化创新性。 不论是“淮南
子文化”，还是“大禹文化”，都是中华古
代文化的优秀内涵、菁华所粹，也都具
有绵绵不绝、 盎然常新的历史生命力。
在淮南城市文化建设中， 结合时代需
求，用现代性视野重新审视发掘二者的
宝贵的思想资源，继承其进步性的精神
传统，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大有为”之
益事。 在“淮南子文化”与“大禹文化”
内在具有“关联性”“相通性”“互补性”
的基础上，突出其现代的“创新性”，既
有助于“激活”二者的历史生命力，也有
利于“带动”当前淮南城市文化的特色
发展。 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得到
各种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 “文化形态”
的相互促动、影响、交融，而不应各自为
战、画地为牢、孤立发展。 用开放式的
心态及理念，充分利用好“淮南子文化”
与“大禹文化”的融合优势，切实地做出
一篇有益于淮南城市文化建设的有特
色的“好文章”，这对二者都是颇具理论
意义与实践意义的创新之举。 融合“淮
南子文化”“大禹文化”， 探索创新性的
发展之路，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共进合
力，必能对淮南城市文化发展产生积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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